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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原本为农业、 农民提供帮

助的专业合作社， 在经过一番精心

装扮后， 摇身一变成了一些人敛财

的工具。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南京盟信）近日被南京浦

口警方查封， 法人代表曾某和三名

业务经理被逮捕。 至案发时，南京盟

信涉案金额达 2 亿元，涉及人员 200

余人。

《中国企业报》记者实地调查后

发现，许多受害者此前都有过“买卖

资金”的经历，资金掮客像搞传销一

样不断发展下线。 让人疑惑的是，

2014 年五六月间已经有人报案，但

到 9 月份案发前仍有人去存钱。

南京假银行还原：

传销式资金中介暴露九龙治水困局

在南京市浦口区珠泉东路与河滨

公园交叉口， 坐落着一幢外观普通的

二层楼房。靠近珠泉东路一侧写着“南

京盟信”， 靠近河滨公园另一侧写着

“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的绿色大

字，这里就是南京盟信所在地。只不过

如今门窗紧闭，一张写有“南京市公安

局浦口分局经侦大队封” 的封条格外

醒目。

南京盟信占用两间房子， 每间不

到 50平方米。尽管从外观上看不出南

京盟信有任何银行的痕迹， 但是彤丹

坚持认为， 她完全是被南京盟信里面

的装饰所蒙蔽才上当受骗的。

彤丹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2013 年 3 月，资金中介介绍她来南京

存钱。当时，南京盟信完全是银行的装

扮：4 个存钱柜台、 叫号机、LED 显示

屏上各种汇率牌价、 存款利率一应俱

全，甚至还有大堂经理和保安。

蒙蔽彤丹的还有南京盟信提供的

假营业执照、存款单和合作社名称。彤

丹提供了一张南京盟信《法人营业执

照》，仔细一看令人吃惊，一家普通的

农村专业合作社， 出资额居然达到

10000万元。 而业务范围更让人咋舌，

上面写着“按农村合作社经营法经营

金融业务、吸收周边业务个人存款、支

持农业中小业务贷款及农民个人贷

款”。

尽管如此，彤丹还是有些顾虑。她

说，当时就感觉名字似乎不大像银行。

但是中介说， 这其实就和你们浙江那

边的信用社、联合银行是一样的，每个

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另外，她把钱存进

去之后， 南京盟信开出的是一张标有

“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

存款单”，她的顾虑至此打消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 南京盟信

不仅伪造了上述《法人营业执照》，还

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 彤丹告诉记者，当时她妹

妹也想去南京存钱， 她就让妹妹直接

和南京盟信联系。 南京盟信给她妹妹

提供了一张《登记证书》。 记者看到，

《登记证书》登记的内容除名称和上述

营业执照一样外，其他都不一样。这张

2012年 5月 4日颁发的《登记证书》显

示，开办资金为 5000 万元，业务范围

则为：金融机构融资、买卖政府债券、

办理同业存款、办理股东存款。彤丹的

妹妹在网上查阅了相关信息后， 感觉

不是很正规，就放弃了存款的念头，躲

过一劫。

“傻瓜才会去那存钱。 ”南京盟信

对面一家建材店老板告诉记者， 他在

这里经营多年都没注意到这有一家

“银行”，看到新闻才知道。 他说，本地

人不可能把钱存那里，平安银行、浙商

银行都在旁边。 一位在店里选购建材

的顾客告诉记者， 他就住在附近的小

区，也从不知道南京盟信是一家银行，

在他的印象中， 南京盟信并不是每天

都开门。

山寨银行真假难辨

“哪里是做生意的呀，大部分都是

上班族。 ” 对于有媒体报道中说去南

京盟信存款的人很多都是个体经营

者，易

烔

感到很委屈，他是典型的“拆

二代”。

易

烔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

属于村改居的居民，平时也是上班一

族。 因为家里拆迁，没有去购置房产，

手上有一部分闲钱，他就拿出来理财。

2013 年 3 月，经中介介绍，他在南京

盟信存入 130万元， 存期一年。 2014

年 3月到期后， 他拿出了 10万元，把

余下的 120万元又存了进去， 存期依

然为一年。

易

烔

坦承，如果当时年贴息很高，

他也不敢存，但是只有 5%，他感觉已

经很低了， 属于正常的银行操作。 他

说，出事之后才知道，南京盟信有的年

贴息已高达 15%。

简志雄就拿到了 11.75%的年贴

息。 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上班一族，

但平时有闲钱都会通过中介拿到各地

的银行去存，赚取贴息。 他说，他先后

把资金存到过广东、江西、河南等地，

年贴息一般都在 10%左右， 但这种存

款额度都比较大， 一般要求起步 100

万元以上。

记者发现， 到南京盟信去存款的

受害者大都有过做资金生意的经历，

有的还有很多年的理财经历， 去南京

盟信存款的人大都和中介熟悉， 有过

合作。易

烔

告诉记者，他的中介是在杭

州的一家论坛上认识的， 他们在论坛

上发理财帖子， 然后到线下见面开始

理财。

简志雄坦承， 去南京盟信存款

的人基本上都是上班一族、 拆迁一

族或退休一族，真正做生意的很少。

他说，都不是专业理财，就是手上有

些闲钱， 然后通过中介拿到银行赚

取贴息。“我们相信银行，如果存到

别的地方，我们肯定不会同意的，也

不放心。 ”

漆章是做建筑预算的， 他的

2000 万元也是被熟悉的中间人介绍

到南京盟信存款的。 2014 年 4 月底，

中介告诉他南京有一家银行月底要

充量，让他去存钱。 当时谈好存 2000

万元，存款七天，每天 1‰的利息，即

1000 万每天一万元的利息。 没想到

会造成今天血本无归。 他告诉记者，

他后来蹲守在南京进行了一个多月

的调查发现，南京盟信以月底充量为

由大肆在外吸储，除了他这笔大金额

外， 还有一笔 2500 万元的和一笔

1900 万元的。

记者还发现， 这些资金中介都是

公司化在运作。 简志雄给记者提供的

一张名片显示， 该公司为杭州的一家

经纪咨询服务公司， 有固定的办公地

址和电话。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不仅

受害者之间基本不认识， 而且中介也

几乎都不相同。

“如果相互之间认识的话，这种骗

局可能早就会被戳穿。”简志雄告诉记

者，南京盟信被立案后，办案民警打电

话向他了解情况，他还以为是骗子。他

就跟他的中介打电话， 中介说不可能

的，一直营业呢。因为身边没有认识的

人也在南京盟信有存款， 根本没法核

实。事后他才知道，公安已经找过中介

了，中介居然还在骗他。

“中介就像搞传销一样，不断地发

展下线把存款吸收进来。”简志雄告诉

记者， 一笔钱有的要经过两个中介甚

至三四个中介才能真正到“银行”。 南

京盟信被立案后， 公安机关让中介把

赚取的中间利润还给受害者， 有的受

害者却根本不认识这个中介， 就是这

个原因。

资金掮客像搞传销

实际上，早在 2014 年 3 月南京盟

信就遇到了资金麻烦。彤丹告诉《中国

企业报》 记者， 杭州余杭的一位大姐

2013年 3月份的一笔 200万元的存款

到期后取不出钱，这位大姐急了，天天

蹲在南京要款。 南京盟信后通过中介

做这位大姐的工作， 在补贴部分利息

之后，让其又转存了三个月。

南京盟信真正暴露问题是在

2014 年的五六月份。 彤丹告诉记者，

当时很多到期的存款已经支付不出

了，当事人开始陆续去公安机关报案。

南京某电视台新闻报道显示 ，

2014年 6月 4日， 很多受害者到南京

公安浦口警方报案。 然而让人疑惑的

是， 尽管如此， 之后还有很多人去存

款。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受害者都认

为，公安机关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

们认为，如果公安机关及时立案调查，

后来的人根本不可能去存款。

易

烔

告诉记者， 今年一月份和他

们一起去南京维权的受害者中， 一位

老大爷就是去年 7月份去存款的。而且

这位大爷是代表三个老人去的， 他们

三个人在 7月份总共存了 510万元。易

烔

给记者提供的几张存款单显示，两张

是 2014年 7月 15日同日存进去的，一

张 95万元，一张 149万元。还有一张是

7月 29日的，存款 30万元。

记者找到了南京盟信辖区的南京

公安局浦口分局珠海派出所，该所教导

员告诉记者，这事不是他们负责，让去

分局政工办。政工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我已经做过了，不再做了。”细问

记者才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经通过媒体

报道过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 除了公安

部门，实际上银监、工商、金融办都曾

有人去反映情况。

漆章告诉记者，他的 2000 万元原

本是南京盟信拆借一周的。 2014 年 4

月 29日存进去 5月 6日到期。 但到期

后南京盟信兑付不出， 要求再延期一

周支付，这样又过去一周。但这一次南

京盟信表示， 因为资金都投入到外面

的项目里去了，已经没有现金兑付了。

漆章开始紧张了， 他先后跑到南京市

银监局、南京工商局浦口分局、浦口区

金融办等单位反映情况。 然而让人遗

憾的是，这么多单位，居然没有一家愿

意管此事。浦口区金融办说，他们没有

执法权，没有办法执行；工商局说南京

盟信是超范围经营，不属于他们管理；

而银监局则认为南京盟信是非法机

构，不属于他们管理。他还投诉到了南

京市 12345市民热线也没有回复。

事实上，早在 2013 年南京盟信开

业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市民关于非法吸

储的举报， 浦口区政府曾组织包括工

商、公安、人民银行相关部门进行了调

查。然而，除工商部门约谈了合作社负

责人责令其整改标牌外， 联合工作组

并没有对其采取取缔或暂停营业等其

他措施。

记者找到浦口工商分局，想就南京

盟信的工商注册以及联合调查等相关

事宜采访该局。该局办公室一位范姓负

责人在多方请示后告诉记者，目前该案

统一由区委宣传部负责，让记者去找宣

传部。浦口区委宣传部宣传科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安机关认为目前该案正在侦

破之中，不宜再接受采访，也不再提供

相关信息，包括工商登记等信息。

而让这些受害者愤怒的是， 他们

都是用本票去南京盟信存款的， 最后

南京盟信拿着他们的本票居然可以在

银行套现打入个人的账户。

简志雄告诉记者， 他是在离南京

盟信不到 100米的一家平安银行开了

一张 200 万元的本票给南京盟信，本

票的收款人、 申请人都是他自己的名

字， 只在后面背书人一栏签写了自己

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但是，南京盟信

案发后， 公安部门让他去银行查看他

的本票影印件， 他才知道南京盟信负

责人曾某在本票上的背书人一栏和持

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一栏分别都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就把钱转到了曾

某的个人账户上。

“笔迹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本人

没到场，身份证原件也没有提供，这钱

怎么就转到他个人账户上了呢？ ”简志

雄的疑问也是接受记者采访的诸多受

害者想要问的。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受骗者均

为化名）

九龙治水监管困境

2015 年 1 月初，郑州市机动车检测站的投资人们无暇

顾及辞旧迎新的热络，几度瘫痪的车检系统令他们愁眉不

展。“系统瘫痪就意味着无法验车，无法验车既要面对车主

的指责，又要承受每天上万元的成本损失。 ”车检站投资人

何芳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说。

何芳林的怨气更深层原因来自于民间资本蜂拥而入检

车行业后遭遇的“僧多粥少”危机。 近几年来，郑州市逐步

放开车检站审批政策， 民资大举进入， 从昔日 8 家企业的

“看脸色检车”到如今 33家企业打破垄断，民资进入在为市

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一不小心造成了行业局部过热。

审车危机再现

“我们的车队都走了。 ”

“我们也在劝，不走也得劝走，不然该闹了。 ”

“我们大门都关了，不敢让进了。 ”

这是 1 月初，在一个名为“监控中心通知群”的微信群

中，郑州市三家车检站负责人的聊天记录。 为了避免车主

因无法审车做出过激举动，有车检站干脆关门谢客。

上述微信群也是郑州市车检系统的工作群，郑州市机

动车检测中心会不定期地在其中发布工作要求。

1 月 4 日，微信群中的一条通知显示：因公安部新系统

初次运行，不是很稳定，中心与支队科研所王明振正在积

极协调解决， 在此期间望各站耐心做好群众解释工作，避

免因群众投诉对各站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局面让何芳林回忆起两年前震惊公安部的郑州

审车难：2012 年 12 月，瑟瑟寒风中，郑州的 8 家机动车检

测点挤满了待检的车辆，超过三天三夜的等候让该市车辆

年审能力备受诟病。

“不过，这次跟上次还不一样，上次是因为检测站数量

太少，这次则是因为软件不成熟，系统工程仅王明振一人

在做，各站没有人指导，再次造成审车难。 ”何芳林说。

更令何芳林等投资人质疑的是王明振的身份问题。 通

过工商系统查询，有投资人发现，王明振还有一个身份是

私营企业郑州聚凡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一个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 怎么能以交警支队科研

所的名义开展工作？ ”投资人们觉得这次审车危机颇有来

头。

2 月 5 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拨通王明振的电话求证

他的身份。 但他告诉记者，目前不便回答。

对于车检站反映的问题，2 月 6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向

记者回应称，一月初，作为升级后的调试初期，全国各省都

在与公安部密切对接调试程序，公安部也多次发布升级包

调试程序，导致系统的暂时不稳定。

对于王明振的身份问题，交警支队回应称，支队从来

没有以科研所工作人员的身份指派王明振去参与任何此

次公安部统一监管软件的升级工作，其在此次升级中仅是

配合科研所工作。

民资进入后为何寄人篱下？

从 2013 年起，郑州市检车开始打破壁垒让民营资本进

来， 一场由民营企业的形态进入到原有垄断行业中的战役

开始打响。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郑州市目前营业的检测站

超过 30 家，其中大站投资 1500 万元左右，小站投资 500 万

元左右。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检测线多，检验车辆又少，而各检测站均出现大的

缺口。“高额的场地费、人员工资以及电费等各种费用让多

数民营检测站都在赔本。 ”何芳林说。

更令他们无法施展拳脚的还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严

格管理”。 何芳林说：“检测站已经成为弱势群体，一些可有

可无的小事情被无限制放大， 稍有不满意， 动辄被关闭停

业。 ”

无独有偶。

投资人曹先生创办的扬州市通安汽车性能检测公司有

5 条标准汽车检测线， 是扬州市规模最大的汽车检测民营

企业。 但是扬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却不认可该公司的汽车年

检结果，导致该公司设备资源闲置多年、濒临倒闭。

对此，扬州市公安局方面认为，通安公司立项时未经当

地公安部门审批，所以对其年检结果不予认可。而曹先生则

认为，国家规定汽车年检业务向社会化机构放开，创办过程

无需公安部门审批。

另据此前媒体报道，在枣庄一家民营环保检测站里，空

荡荡的检测站没有一辆车。 这家投资上千万的检测站平均

每三天检测一辆车，每年亏损 200 多万元，经营惨淡。

原因在于，枣庄公安局将尾气检测放到了安检项目中，

并花重金购置了先进的检测设备， 平均每天检测 130 多辆

机动车，与民营检测站形成冰火两重天。 但《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项目和方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尾气检测不再列入安

检范围。

全国政协常委、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引入民间资

本，关键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让民营资本能够有序进入垄断

行业，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本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则认为，国企改革

一定要真正打破行政性垄断，让民企以独立自主的企业身

份直接进入，而不是以资本的方式。 当民营资本不能占主

导地位的时候，那就是羊入虎口，谁都知道资本是斗不过

权力的。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何芳林为化名）

车检站的烦恼：

民资涌入垄断行业难题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南京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近日被南京

浦口警方查封，法人代表曾某和三名业务经理被逮捕。 本报记者 钟文 / 摄


